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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外交：新冠疫情下的
中国外交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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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是对中国对外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

次大考，其关键在于中国外交能否在应急状态下有效化解各种压力

和挑战。为应对疫情冲击带来的疫情、舆情与经济信心三大挑战，

中国外交呈现出应急外交的若干特征，在理念上更加坚持以人为本，

在心态上更加趋向战略主动，在机制上呈现应急管理，在行动上更

加立体联动。总体来看，中国防控疫情外交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对

外工作提供了更多空间，但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 “外交超载”，面临
“泛外交化”和 “泛政治化”的问题。如何精准界定常态外交与应急

外交的不同模式，力争实现两种模式在法理上的合理切换，力避发

生因紧急而失控失态的情况，是中国外交及涉外法治面临的一项紧

迫任务。

关键词　新冠疫情 应急外交 中国外交 应急管理 涉外

法治

新冠疫情是对中国对外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２０２０年１
月３０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ＰＨＥＩＣ），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撤侨、断航、限制入境等措施。①随着疫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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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蔓延，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 “中国病毒论”①、 “中国追责论”②、

“中国赔偿论”③ 等带有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倾向的主张，中国外交面临严峻

挑战。迄今，学界有关新冠疫情对中国外交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应急外

交④、公共外交⑤、卫生外交⑥、全球治理⑦等层面，均不同程度地认为新冠

疫情要求中国在某一功能领域加强外交预警和应急体系建设、公共外交、全

球卫生外交以及全球治理。概言之，无非是让中国外交承担更多职责，开展

强有力的工作。然而，如何使中国外交强起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其实，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外交的挑战不仅在于某一两个功能领域，而

是一个全局性的结构问题，核心是中国外交治理体系能否在紧急事态下有效

化解各种压力和挑战。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意味着新冠疫情本质上已成为一个国际法问题。根据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０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 《突发事件应

对法》，从中国政府宣布进入突发事件一级响应起，这一问题也成为一个国

内法问题。无论是根据国际法规则还是国内法规定，新冠疫情都已成为一个

涉外法治问题。无论开展什么样的行动，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严格执

法，自觉守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外交在性质上属于

非常规状态下的应急外交，与常规状态下的外交存在完全不同的法理基础，

也必然呈现不同的外交特征。与进入应急外交之前的常规状态相比，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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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冲击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评估应急外交的效果？如何在疫情结

束后重启新常态外交？回答这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紧急状态与应急外交

一般来说，紧急状态是相对战时状态、常规状态而言的。战时状态 （又

叫战争状态）是指当一个国家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向其他国家宣战和向

全国发布战争动员令的一种战斗紧张形势。根据１９０７年海牙 《关于战争开

始的公约》第一条规定， “除非有预先的和明确无误的警告，彼此间不应开

始敌对行为，警告的形式应是说明理由的宣战声明或是有条件宣战的最后通

牒。”① 在战争状态下，交战国之间所有的外交、经贸等关系都被切断，所有

协议宣告终止，是一种彼此关系彻底恶化和对抗的状态。相比之下，常规状

态则是一种非战争的和平状态，所有政治和社会活动均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和

标准操作规程。紧急状态则是打破常规状态的非正常状态，是介于常规状态

和战争状态之间的一种法律状态，即一个国家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生产安

全事故、社会动荡时，实行特别授予的紧急权力，以应对危机和维持社会秩

序。“国家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形态，意味着当一个国家面临已经发生或者

即将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遭遇重大危害或威胁时，由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

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在全国范围或者局部地区实行一种临时性紧急应对措施的

法律状态。一旦危机结束，这一紧急状态就会解除，常规法律状态也将回归。

纵观历史，紧急状态来源于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王室所确立的紧急状态权

力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Ｐｏｗｅｒ）。按照英国 “普通法”传统的 “议会至上”原则，行

政机关不得自行逾越议会设定的权限自由行动，如确有必要，只能临时请求

议会授予行政机关以紧急权力。②１６２８年的 《权利请愿书》首次对这一权力

做出明确限制，不允许国王运用此权力随意逮捕公民。③１６８８年的 《权利法

案》规定只有议会可以下达戒严令。④ 不难看出，紧急状态是为应对紧急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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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局势采取的一种紧急避险的法律状态，是一个国家宪政和法治建设的重要

课题。对于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行政权力是可以随意处置的，也就没

有紧急状态与常规状态的明确界限。尽管紧急状态权力源自英国的普通法传

统，但真正首次对紧急状态进行明文立法的却是法国。法国于１７８９年制定
《禁止聚众的戒严法》，该法案成为世界第一部戒严法，后来法国又于１８４９
年颁布戒严法，对特定的紧急状态应对措施或特定的紧急状态进行具体规

范。① 此后，这一做法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奥地利等效仿，纷纷在宪法中规

定了国家元首在紧急状态下享有采取应对措施的权力，宣布紧急状态权力逐

渐从议会转向行政机构。２０世纪３０时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刺激了英

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制定国家紧急状态法或类似法律制度，以

此作为危机应对主要方法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这些国家先后都曾

颁行相关法律法规。俄罗斯于２００２年制定了 《紧急状态法》。印度、巴基斯

坦、土耳其等国也在宪法中规定了紧急状态制度。在疫情打击下，日本参议

院全体会议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３日表决通过 《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

案并于１４日开始实施，该法案在２０１３年实施的相关法案基础上增加了新冠

肺炎相关内容，并通过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等多项条款对 “紧急状

态”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至少有１００多个国

家的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了紧急状态或戒严状态、战时状态。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紧急状态的立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自１９５４年宪法开始，就明确设立了类似的紧急状态立法，最初将紧急状态

称为 “戒严”。④ 尽管在１９７５年宪法和１９７８年宪法中，对这一条款采取了模

糊化处理，但１９８２年宪法及历次修订宪法对 “戒严”重新进行了明文确认，

严格规定 “戒严”的决定和宣布。其中， “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戒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由国务院决定，两种情形下的 “戒严”决定均由国

家主席宣布，而省、市、县级人民政府根本无权决定或宣布 “戒严”。⑤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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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和大规模传染病扩

散等挑战，尤其是２００３年非典型肺炎疫情的暴发推动了突发事件应对方面

的立法。２００４年，中国修宪将 “戒严”表述为 “紧急状态”，并将这一权力

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其 “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① 自此之后， “紧急状态”包

括 “戒严”又不限于 “戒严”，适用范围更广，既便于应对包括防洪防震、

传染病防治等各种紧急事态，也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一致。② 在中国的法

律体系中，除紧急状态外，还有一种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事态，该事态比紧

急状态的程度低一些，但同样采取与常规状态不同的应急措施。２００７年８月

３０日，全国人大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自２００７年１１
月１日起施行。根据该法第三条，突发事件 “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

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

四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突发事件的分

级标准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确定的部门制定。”该法 “附则”还规定，“发生

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

或者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威胁，采取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应急处置措施不能消除或者有效控制、减轻其严重社会危害，需要进入紧急

状态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依照宪法和其他有关法

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紧急状态期间采取的非常措施，依照有关法律

规定执行或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③ 此外，中国还制

定了一些相关法律，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应对紧急状态的法律制度体系，

包括宪法、戒严法、传染病防治法、反恐怖主义法、国家安全法、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驻军法等，为应对紧急状态提供了强大的法理基础。

严格来说，尽管防控新冠肺炎形势严峻，不少国家宣布进入 “国家紧急

状态”或 “灾难状态”，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始终没有决定全国

或部分地区进入法律意义上的 “紧急状态”，各地政府采取的 “一级响应”

０３

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２００４年）》，中国人大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ｗｘｚｌ／
ｗｘｚｌ／２００４－０４／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３４６２０．ｈｔｍ。

《中国拟把宪法中的 “戒严”修改为 “紧急状态”》，人民网，２００４年３月８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ｓｈｉｚｈｅｎｇ／１０２６／２３７９４１５．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ｚｉｌｉａｏ／ｆｌｆｇ／２００７－０８／３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３２５９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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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 “紧急状态”，因此本文将其定义为一种 “应急状

态”。对比来看，“紧急状态”这一概念强调危机事态的严重性，一般多指重

大政治和安全危机事态，比如１９８９年 “政治风波”之后的 “戒严状态”本

质属于一种国家紧急状态，而 “应急状态”则强调危机的突发性，指突发

的、产生广泛经济和社会后果的重大公共危机事态。这两者的关系在于，

“应急状态”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应对，则可能会使事态升级从而进入 “紧急

状态”。另外，在中文语境中，与 “紧急状态”、 “应急状态”相关的另一个

概念是 “危机”，“危机”与前二者相比具有更宽泛的意涵，指 “决策单位不

曾意料却仓促暴发的一种意外状态”。① 新冠疫情本身属于危机，造成了广泛

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国家为应对这一危机进入 “应急状态”，如若危机的负

面影响持续发酵，那么国家可能会宣布进入法律意义上的 “紧急状态”，认

定该危机已达到重大危害的程度。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没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事实上高度

重视疫情危机，为防止危机持续升级，采取了不同于常规状态的特殊政策措

施，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基本可以认为进入了 “突发事件一级响应”的非常规

状态，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在法理上也具有了不同于常规状态的特殊性。因

此，我们将在 “应急状态”下国家为应对危机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而进行的外

交决策与行为定义为 “应急外交”。

二、疫情冲击下的中国应急外交及其特征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外交在法理上进入了非常规状态。概括起来

说，疫情压力下的中国外交面临三大冲击：一是 “大流行”（ｐａｎｄｅｍｉｃ）的疫

情 压 力 。 ３ 月 中 下 旬 ， 疫 情 开 始 蔓 延 到 欧 美 发 达 国 家 乃 至 整

个 世 界，逐 渐 从 一 个 地 区 问 题 转 变 为 全 球 问 题。如 何 为 国 内 和 国 际

疫 情 防 控 提 供 强 大 的 外 交 支 持、推 动 建 立 国 际 疫 情 防 控 统 一 战 线，是

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二是恐慌 （ｐａｎｉｃ）的舆情压力。疫情暴发后，从部分

１３

①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Ｈｅｒｍａｎｎ，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１９６９，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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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鼓吹 “东亚病夫论”①、“疫情不透明论”② 到后来部分政客刻意污名

化的 “中国病毒论”③、“中国追责论”④ 和所谓 “中国赔偿论”⑤，中国外交直

面回应各种虚假消息，努力化解舆情压力，成为公共舆论的 “风暴眼”。世

卫组织将这一现象定义为 “信息疫情”，指由于病毒特点和传播规律未被完

全认清，在科学力有不逮时，由于全球情绪共振使得没有根据的猜测、流言

和谎言有了传播温床的状况。⑥ 三是悲观的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ｉｃ）经济信心压力。受

疫情打击，世界经济遭受双重压力，美国三大股指四次熔断，欧洲和整个世

界金融市场激烈动荡，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跌，加之各国采取强力措施，国

际生产链和供应链发生断裂和转移，社会失业急剧增加，这些都对中国经济

造成了巨大压力。如何为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创造国际条件，也成为中国外

交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面对上述新冠疫情危机带来的三大外交挑战，中国在 “突发事件一级响

应”的法律框架内，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应急外交。中国外

交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常规状态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

面 （表－１）。

表－１　中国外交的变化

指标

阶段
理念 心态 机制 行动

疫情前 国家核心利益　 战略自信 归口管理 内外互动

疫情中 全人类共同利益 战略主动 应急管理 立体联动

（一）外交理念：从强调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到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外交理念反映了一个国家开展外交的利益取舍和价值偏好。中共十八大

以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比如 “中国梦”、 “亲诚惠容”、正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Ｍｅａｄ，“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ｉｃｋ　Ｍａ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ｓｊ．ｃｏｍ／ａｍ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ｉｎａ－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ｓｉｃｋ－ｍａｎ－ｏｆ－ａｓｉａ－１１５８０７７３６７７．

“Ｐｏｍｐｅｏ　Ｕｒｇ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Ｎｉｋｋｅｉ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Ａｐｒｉｌ　１６，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ａｓｉａ．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ｍｐｅｏ－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ｎａ－ｔｏ－ｂｅ－ｆｕ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ｏｎ－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Ｔｒｕｍｐ　Ａｎｇｅｒ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ｒｕｓ’Ｔｗｅｅｔ”．
Ｔａｎ　Ｈｕｉｌｅｎｇ， “Ｃｈｉｎａ‘Ｏｗｅｓ　Ｕｓ’：Ｇｒｏｗｉｎｇ　Ｏｕｔｒａｇｅ　ｏｖ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Ｌｕｋｅ　Ｈａｗｋｅｒ，“Ｃｈｉｎａ　Ｍｕｓｔ　Ｐａｙ　Ｂｒｉｔａｉｎ￡３５１ｂｎ　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ａｍａｇｅｓ－Ｒｅｐｏｒｔ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ＵＮ　ｔｏ

Ｓｔｅｐ　ｉｎ”．
《热评丨抗击 “信息疫情”不能全靠 “谣言止于智者”》，央视网，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５日，

ｈｔｔｐ：／／ｍ．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４／２５／ＡＲＴＩＹ９ＶＵｇＹｓ８９ＥｖＴ１ｘ８ｊＣｍ０ｌ２００４２５．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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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念均反映了中国外交
“强起来”的基本取向。与十八大之前相比，中国外交在不同维度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多次申明捍卫核心国家利益，并在钓鱼岛争端、南海争

端等问题上明确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坚决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成为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外交理念重点越来越从强调 “国家核心利益”向

强调 “人类共同利益”转变。中国共产党与１１０多个国家的２４０个政党发出

共同号召，呼吁各方以人类安全健康为重，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

加强国际抗疫合作。① 根据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 库统计，疫情暴发前，从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到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９日，涉及 “国家核心利益”的数据有３０
条，涉及 “人类共同利益”的数据２１条。而疫情暴发后，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
日到７月２３日，涉及 “国家核心利益”数据仅有６条，而涉及 “人类共同利

益”的数据上升到３５条。② 一方面，中国始终以对人民负责、对生命负责的

鲜明态度，在全国范围内严控人员流动，延长春节假期，停止人员聚集性活

动，决定全国企业和学校延期开工开学，迅速遏制疫情的传播蔓延，避免更

多人受到感染，宁可一段时间内经济下滑甚至短期 “停摆”，也要坚决保障

人民的生命权与健康权。③ 另一方面，中国坚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坚定支持他国抗疫，不断呼吁各方齐心协力、守望相助、携手应对，共同打

赢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共同护佑世界和人民康宁。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和第７３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等应对疫情国际

会议，提出 “全力搞好疫情防控、发挥世界卫生组织作用、加大对非洲国家

支持、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等建议，

宣布两年内提供２０亿美元国际援助、与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

应急仓库和枢纽、建立３０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

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 ‘暂缓最

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中国支持全球抗疫的一系列重大举措”，④ 显示了

中国在全球抗疫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关注。

３３

①

②

③

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
网，２０２０年６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ｚｔｋ／ｄｔｚｔ／４２３１３／４３１４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数据 通 过 人 民 日 报 图 文 数 据 库 （１９４６—２０２０）整 理，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ｒｍｒｂ／
２０２００５２９／１？ｃｏｄｅ＝２。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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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在自身面临压

力的情况下，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为全球抗疫提供各类物质和技术援助。截

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中国已向近１５０个国家和４个国际组织提供紧急援助，

并且开足马力、严控质量，为全球生产紧缺医疗物资和设备，分别向世界出

口５６８亿只口罩和２．５亿件防护服等各类相关物资。① 中国民众、企业及民

间组织也积极捐资捐物助力国外抗击疫情，为全球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贡

献。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０日，复星 “全球援助计划”已将３．６万件防护物资

紧急调运日本，向意大利援助４．５５万件医护物资，向韩国援助２．２万件医

护物资和１０万支检测试剂，向英国援助２３００件医护物资、法国８．５５万件

医护物资。② 根据澎湃新闻网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５日，中国内

地社会组织已经或计划开展的全球抗疫行动可覆盖六大洲的至少１５０个国

家。例如，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向全球近１４６个国家和地区总共捐赠超过１
亿件应急防疫物资，包括５４个非洲国家、２８个亚洲国家、２１个欧洲国家、

２５个美洲国家、１７个大洋洲国家。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还与世界卫生组织

合作，联系其他国家并转赠医疗物资，其发起创建的 “全球新冠肺炎实战共

享平台”覆盖２３０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各国医护人员提供了有效的诊疗经

验和技术支持。③ 此外，阿里菜鸟、腾讯等也都为全球抗疫做出积极贡献。④⑤

无论从疫情期间中方的表述还是从抗疫外交实践来看，中国在疫情期间

的应急外交淡化了核心国家利益，强化了全人类共同利益。不难看出，中国

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积极推进国际联防联控，在世

界范围内促成反病毒统一战线，推动在联合国、Ｇ２０、ＷＨＯ等多边合作框

架下的抗疫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

（二）外交心态：从战略自信到战略主动

外交心态体现一个国家开展外交的心理特征和外在气质。改革开放以来

较长时间，中国外交以 “韬光养晦”为特质，外交的主要任务在于为国内现

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则呈现出 “奋发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记者问》，《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第６版。
韩维正：《捐赠医护物资、上线咨询平台、随援外专家组分享中国经验———全球战 “疫”，中企不

缺席》，人民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ｈｔｔｐ：／／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２０／０３２７／ｃ１００７－３１６５１４８６．ｈｔｍｌ。
韩雨亭：《全球抗疫的中国公益力量｜阿里公益如何高效完成全球捐赠》，澎湃新闻，２０２０年

４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６９６１４６１。
《阿里菜鸟为联合国提供服务，向全球运送抗疫救援物资》，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ｔｅｃｈ／２０２０－０４／３０／ｃ＿１１２５９３０３２４．ｈｔｍ。
《腾讯１５００万件 “战疫”物资驰援海外》，凤凰网，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ｃ／７ｗＪＡｐＲＣＶｉ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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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的特征，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保持战略
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习近平指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①

这种战略自信在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深化周边地区合作、推进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处理地区热点和争端等问题上都有集中体现，实
现了从 “战略被动”向 “战略自信”的转变。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外交非但没有转向战略内顾，反而更加突出战略主
动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越来越敢于申明立场，从防守反击走向主动发声。

与２００３年应对ＳＡＲＳ疫情相比，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就本着公
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与各方进行合作，分
享抗疫经验，加强联合攻关，先后为１７０多个国家举办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
议，分享成熟诊疗经验和防控方案，向２４个有紧急需求的国家派遣２６支医
疗专家组，面对面开展交流指导。② 战略主动成为中国应急外交的突出特征。

在首脑外交层面，中国领导人在疫情期间主动与各方通过电话和通信进
行联系。习近平主席先后同近５０位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话或见
面，积极与各方进行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支持和参与Ｇ２０特别峰会，出席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推动全力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全球阻击战，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③ 纵观新中国外交史，中方在外交问题
上很少主动给外方打电话，但在疫情冲击下，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频
频与各国领导人通话商讨，与各方保持联系。外交部和诸部委也组织了覆盖
各个地区的视频会议，如与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欧十七国举行卫生专家视频
会议，及时分享疫情防控信息和有关做法，同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东盟、非洲诸地区国家通过视频工作会议就疫情防控开展交流。据世
卫组织评估，中国政府采取的果断、有力、及时措施，避免了数十万人感
染。④ 许多国家也都认为中国的经验做法提供了有益借鉴。

疫情期间，中国公共外交更加积极活跃，成为国际舆论的风暴眼。中国
的新闻发言人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与各方短兵相接，点名道姓、毫不留情地
批评一些错误言行，这是外交上非常大的变化。面对某些西方媒体及个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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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３０日，第１版。
《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记者问》。
同上。
《外交部：中方无心、无暇也不屑于发起所谓 “虚假信息运动”》，人民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

日，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２０／０３３１／ｃ１００２－３１６５６３１５．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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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对中国的 “污名化”行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再进行犀利回应和坚决反
击。比如，华春莹针对美国的 “甩锅”行为连发推文回击，质问美国 “自我
欺骗和抹黑中国有助于应对疫情吗？”强调 “挽救生命比挽救面子更重要”，

请美国 “诚实和负责任”。耿爽也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美方企图
诋毁他人、转嫁责任、寻找替罪羊的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负责，敦促美方停
止对疫情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诋毁他国的行为。① 中国媒体在疫情 “舆
论战”中也积极行动、高调发声。例如，人民网发表文章指出，“政治病毒”

比新冠病毒更可怕，抹黑中国只是政客们推卸防控不力责任的政治游戏。②

同时，中国各级各方媒体平台如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以及地方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也比以前活跃主动，大幅提高了频率和强度。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国家层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共举办约

１５７场，包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２１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级
发布会２６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每日例行发布会１１０场。地方层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共举办约１１２０场，包括北京１０５场、天津１３７场、

上海７８场、湖北９６场、广东６０场、重庆７２场，其他省 （区、市）５７２
场。③ 其中，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先后就应对疫情稳定外贸外资、提升国
际航班货运能力稳定供应链、防控海外疫情输入、加强医疗防控物资出口质
量监管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及时跟进汇总，作出通报说明。④ 自２０２０年

１月２０日至５月２７日，外交部共举行约８２场例行记者会，对疫情有关情况
作出答复回应。⑤ 湖北省政府持续通过新闻发布会、官网、微信、微博等多
种渠道，公开湖北省抗击肺炎疫情相关情况。自１月２６日至４月２７日，湖
北省政府官网几乎每日都对疫情确诊、疑似人数等进行更新。⑥ 湖北省政府
还专门在湖北政务服务网开通疫情专区，对发热门诊、定点医院、部门工
作、防控政策、破除谣言、疾病科普、复工复产等情况进行实时更新。⑦

（三）外交机制：从归口管理到应急管理

外交机制是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主要工作框架。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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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疫情蔓延美国 “甩锅”，中国外交部、人民日报罕见犀利痛斥》，人民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
日，ｈｔｔｐ：／／ｙｕｑ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２０／０３２４／ｃ２０９０４３－３１６４６４２０．ｈｔｍｌ。

《人民网评：污名化中国的 “政治病毒”，无耻且无聊》，人民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
ｈｔｔｐ：／／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２０／０３１８／ｃ２２３２２８－３１６３８００９．ｈｔｍｌ。

根据国新网数据整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ｚｔｋ／ｄｔｚｔ／４２３１３／４２９７６／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根据中国政府网数据整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ｇｗｙｌｆｌｋｊｚ１２８／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根据外交部网站数据整理，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ｈｔｍｌ。
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网数据整理，ｈｔｔｐ：／／ｗｌｔ．ｈｕｂｅｉ．ｇｏｖ．ｃｎ／ｆｂｊｄ／ｄｔｙｗ／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
根据湖北政务服务网数据整理，ｈｔｔｐ：／／ｚｗｆｗ．ｈｕｂｅｉ．ｇｏｖ．ｃｎ／ｓ／ｗｅｂ／ｙｑｚｑ／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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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归口管理”体制机制。按内容和性质划分，需要统一安排和综合平衡的

外事业务分别由有外事权的地区、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和综合管理，重大或

规定需报中央、国务院的事项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归口管理和审批。疫

情暴发以来，从２０２０年１月下旬宣布进入重大突发事件一级响应开始，中

国从中央到各个部门都建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常规

时期的特殊防控措施，其所依据的法律包括 《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事件应

对法》以及国务院制定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应急管理成为

疫情期间中国外交运行的重要机制。

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是应急管理的重要特征。目前，疫情防控形成了习

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领导体系。１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加强对全国疫情防控的统一

领导、统一指挥，组长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组长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小组成员包括丁薛祥、孙春兰、黄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赵克志等。① 同时，为贯彻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

面部署，国务院启动了中央政府层面的多部委协调工作机制平台———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该机制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成员单位共３２个部

门。②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主持召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首次会议，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下设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攻关、宣传、

外事、后勤保障、前方工作等工作组，分别由相关部委负责同志任组长，明

确职责，分工协作，形成防控疫情的有效合力。③ 此外，外交部也成立了应

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任组长，定期主持召开领导小组

内部防控工作专题会议，负责落实国际交流合作和相关对外工作，外交部各

部门和驻外使领馆在此框架内明确责任分工。３月８日，外交部正式成立了

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应急中心，２４小时不间断运转，收集分析各类信息数

据，沟通协调国内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联络指导各驻外使领馆，开展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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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国政府网，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２０２０－０１／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７２３０２．ｈｔｍ。

《全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３２个部门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第１０版。

《国新办举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图文实录》，国新网，２０２０年１月
２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ｘｗｆｂｈ／ｘｗｂｆｂｈ／ｗｑｆｂｈ／４２３１１／４２４７０／ｗｚ４２４７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６７２４２２／１６７２４２２．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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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疫情输入工作。① 显然，中国外交机制在疫情防控期间已打破常规状态的

归口管理体制，被纳入中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国务委员王毅为小组成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为外事工作组长）的框架，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统一领导下，构建了一个疫情防

控的应急管理体系。疫情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以及外交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频繁召开工作

会议、新闻发布会等，统一指挥，统筹协调，为打赢疫情防控的总体战、阻

击战和人民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保障。

（四）外交行动：从内外互动到立体联动

外交是和平处理国际关系的行为，是职业外交部门之间代表国家的官方

持续性互动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党管外交和外事无小事的指导方针，

外交外事工作比较敏感、相对封闭，其他部门很少能够主动参与。然而，随

着新时代对外工作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参与主体多元化，交往渠道多样

化，中共十八大以来重新定义了外交外事，将其界定为范围更大的对外工

作。习近平指出，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

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② 疫情期间为应对各种挑战，中国采

取了一系列卫生外交措施，通过高层引领、外交协同、多方参与等立体化渠

道，从原来的内外互动格局转变为立体联动格局。中国对外工作一盘棋的格

局经受了考验，受到了锻炼，在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努力推动疫情防控

的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一是高层引领，坦诚沟通。疫情暴发后，中国高层主动沟通，通过通信

通话和出席视频会议等，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沟通。据统计，从１月２２
日至６月１２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４个多月时间里共与韩国、美国、法国、

英国等约４２个国家首脑和联合国秘书长通话约６０次，其中同法国通话４次，

同俄罗斯通话３次，同德国、韩国、美国、沙特、南非、英国、菲律宾、秘

鲁、缅甸与印尼等通话２次。③ 习近平主席给比尔·盖茨等外方友好人士回

８３

①

②

③

《外交部成立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应急中心》，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０年３月９日，ｈｔｔｐ：／／
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ｈｄ／ｔ１７５３６４９．ｓｈｔｍｌ。

《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民日
报》，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第１版。

数据来源： 《第一观察｜ “５０＋１”通电话，都和这件大事有关》，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６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２０－０５／１６／ｃ＿１１２５９９４６３３．ｈｔｍ；《习近平报道日历》，
人民网，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６４１９２／１０５９９６／３９０４３８／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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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向欧盟、韩国、伊朗、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多国

领导人致慰问电，先后出席Ｇ２０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和世界卫生大会。①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同欧盟委员会领导人及德国等多国领导人通话并出席东盟与中

日韩 （１０＋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同英国内阁秘

书兼首相国家安全顾问塞德维尔通话，③ 于１月２９日、３月１６日、４月１５
日、５月５日等多次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话，就新冠疫情事项进行沟通。④

总体来看，疫情期间的高层交往尽管更多采用通信通话和视频会议形式，但

其频度和效率都有很大提高。

二是外交协调，磋商合作。作为疫情期间应急外交的主力军，外交部积

极与各国外交部门沟通，及时公开中国抗疫情况，保障在外华人与在华外国

人相关权益，助力他国抗疫。从１月２６日至６月１２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先后与东盟秘书长和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各国外长

进行了约１００次通话。⑤４月２８日、３月２０日、５月１３日，王毅分别出席金

砖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外长会、中日韩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

议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视频会议。⑥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日，外交部

共召开６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⑦３次疫情防控驻华使馆
（团）通报会，专门开通了面向驻华使领馆的服务热线，各地也通过不同渠

道提供面向当地外国人的多语种信息服务，保障其生活、防疫、医疗等方面

的需求。外交部还开通了２４小时全球领保与服务电话１２３０８，随时接听海外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数据来源：《中国元首外交推动全球战 “疫”合作》，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３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０－０３／２３／ｃ＿１２１０５２５９２７．ｈｔｍ；《习近平报道日历》，中国共产党员网，
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ｘｕｅｘｉ／ＧＢ／４３２０１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李克强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２月２日，第２版；《王
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记者问》。

《杨洁篪同英国内阁秘书兼首相国家安全顾问通电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第３
版。

《杨洁 篪 同 美 国 国 务 卿 蓬 佩 奥 通 电 话》，环 球 网，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ａ．
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ＣａＫｒｎＫｐ６ＳＭ；《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３月
１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２０－０３／１６／ｃ＿１１２５７２１７４０．ｈｔｍ； 《杨洁篪应约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０－
０４／１５／ｃ＿１１２５８６１４７６．ｈｔｍ；《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５月６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０５／０６／ｃ＿１１２２７８８７８５．ｈｔｍ。

数据 来 源：外 交 部 网 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６７３０８９／ｚｙｈｄ＿６７３０９１／
ｄｅｆａｕｌｔ＿５．ｓｈｔｍｌ。

同上。
数据来源：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ｎｅ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ｈｄ／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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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反映困难及诉求。① 同时，中国驻外使领馆积极开展领保保护和公

共外交，如向海外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提供 “健康包”等各种防疫服务，

协助接回滞留海外的中国公民，驻日本使馆、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也协助香港

特区政府从日本接回 “钻石公主”号游轮上的港澳同胞。②

三是国际救援，立体联动。除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外，其他部门的国际

抗疫合作和救援也十分活跃。中联部积极开展致信外交，截至２０２０年４月

１７日，已分别向６０多个国家的１１０多个政党领导人致信，累计向近４００个

政党提供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全面阐述中国防控疫情的经验与做法。③３月

２８日至６月１２日，商务部部长钟山先后与奥地利联邦经济部长施拉姆伯克

等通电话，并于６月４日出席了东盟与中日韩 （１０＋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经贸部长特别会议。④ 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共

同制作 “守望相助、共同战疫”中外联合抗疫系列短视频，与中外媒体和相

关人士携手通过境外电视台、网络视听平台、社交媒体账号、亚广联亚视新

闻交换网等多个渠道，在海外推广播出一批优秀的抗疫主题电视和网络视听

节目，为抗击疫情加油鼓劲。⑤ 中国地方政府也通过国际友好城市等渠道向

韩国、日本、伊朗、意大利、巴基斯坦、伊拉克、法国、瑞士、德国等国的

地方政府捐助各类抗疫物资。⑥ 此外，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卫健委、科技

部等部门的国际抗疫合作和援助外交也非常活跃。总体来看，疫情期间，党

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形成了立体化联动的对外工作大格局。

三、中国疫情防控应急外交的成效

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外交统一部署，行动迅速，联防联控，措施得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外交部：全力以赴维护在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健康和权益》，中国新闻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５
日，ｈｔｔｐｓ：／／ｃｕｌ．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９１１４４８１．ｓｈｔｍｌ。

《外交部：已接回１３００余名滞留海外中国公民》，环球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ｈｔｔｐｓ：／／
３ｗ．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６７ｃ０ｃ８／９ＣａＫｒｎＫｐＪＭｉ？ａｇｔ＝８。

《中联部发布多语种系列动画短视频助力各国抗击疫情》，人民网，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
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２０／０４１７／ｃ１６４１１３－３１６７７５９９．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商务部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ｅ／ａｉ／？。
《国家广电总局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宣传，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０３／３１／ｃ＿１１２５７７０１２８．ｈｔｍ？ｉｖｋ＿ｓａ＝１０２３１９７ａ。
《外交部：中国地方政府向１６个国家的友好城市捐赠抗疫物资》，环球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９

日，ｈｔｔｐｓ：／／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ＣａＫｒｎＫｑ００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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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通过首脑外交、多边外交、公共外交、对外援助等方式，积极开展应急

外交，加强沟通、推进交流，分享经验、深化合作，共同筑牢抗疫防线，携

手化解各种挑战，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疫情防控外交取得重大成果

作为最早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中国面临巨大的疫情防控压力，在

外交上也遭遇严峻挑战。所幸无论是疫情暴发早期的抗疫外交，还是面对境

外疫情输入压力的防疫外交，中国疫情防控的外交努力均取得了重大成果。

其一，积极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抗疫经验。中国于疫情发生后第一时

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主动通报疫情信息，分享新冠病毒

全基因组序列信息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引物探针序列信息，辅助各国开展药

物开发和病毒、疫苗研究。为此，中国科学院搭建了 “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

据共享与分析系统”、“２０１９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两个平台，共享病毒相关

数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数据服务和文件下载。① 中国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３
日起定期向世卫组织和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多次邀请世卫组织官员来华

访问，查看疫情。② 根据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国已

同东盟、欧盟、非盟、亚太经合组织、加共体、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和地区

组织，以及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德国等国家开展了７０多次疫情防

控交流活动。国家卫健委汇编诊疗和防控方案，将其译成３个语种向全球

１８０多个国家、１０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开放分享，与世卫组织联合举办 “新

冠肺炎防治中国经验国际通报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２场英文专题

发布会介绍中国抗疫经验和做法。中国媒体开设 “全球疫情会诊室”、“全球

抗疫中国方案”等栏目。中国智库和专家通过视频会议等多种方式开展对外

交流。③ 其二，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２０２０年３月７日，中国

决定向世卫组织捐款２０００万美元，用于增强有关国家防疫能力、加强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４月２３日，中方决定在２０００万美元现汇基础上再增加３０００
万美元现汇捐款。④ 截至５月３１日，中国共向２７个国家派出２９支医疗专家

１４

①

②

③

④

《国新办举行中国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新闻发布会》，国新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ｘｗｆｂｈ／ｘｗｂｆｂｈ／ｗｑｆｂｈ／４２３１１／４２７８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驻美大使崔天凯：指责游戏该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官网，２０２０
年５月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ｅｍｂａｓｓｙ．ｏｒｇ／ｃｈｎ／ｚｍｇｘ／ｚｘｘｘ／ｔ１７７６３９２．ｈｔｍ。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中国政府决定向世卫组织捐款２０００万美元》，《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３月８日，第３版；《耿

爽：中国再捐３０００万美元支持世卫组织抗击新冠肺炎》，环球网，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ｓ：／／
３ｗ．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５ｅ９３ｅ２／３ｘｘ７ＰｂＹＹＥＲｑ？ａｇ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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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已经或正在向１５０个国家和４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指导长期派驻

在５６个国家的援外医疗队协助驻在国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向驻在国民众和

华侨华人提供技术咨询和健康教育，举办线上线下培训４００余场。地方政

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向１５０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

织捐赠抗疫物资。① 其三，有序开展防疫物资出口。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至５月

３１日，中国已向２００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包括７０６亿只口罩、３．４
亿套防护服、１．１５亿副护目镜、９．６７万台呼吸机、２．２５亿人份检测试剂盒、

４０２９万台红外线测温仪等，有力地支持了全球疫情防控。１月至４月，中欧

班列开行数量和发送货物量同比分别增长２４％和２７％，累计运送６６万件抗

疫物资，对维持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畅通、保障抗疫物资运输具有重要意

义。② 其四，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国同有关国家、世卫组织以及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ＣＥＰＩ）、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ＧＡＶＩ）等开展科研合

作，加快推进疫苗研发和药物临床试验。③ 有关企业也与美国Ｉｎｏｖｉｏ公司进

行实质性合作研发 ＤＮＡ疫苗，与德国ＢｉｏＮＴｅｃｈ公司进行实质性合作研发

ｍＲＮＡ疫苗，与英国ＧＳＫ公司进行合作研发重组蛋白疫苗等。④ 中国在应急

外交中保护了中国公民的安全，有力地支持了国际抗疫合作，为全球疫情防

控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顶住了强大舆情压力

与疫情压力相比，中国外交面临的舆情压力更大，突出表现为前期国际

舆论对中国疫情威胁的批评、近期一些西方政客塑造的反华论调。自疫情发

生以来，许多西方媒体、自媒体以及政客通过刻意抹黑、乱加指责、散播阴

谋论等多种手段渲染排华氛围，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比如，一些欧美媒体

把新冠病毒称作 “中国病毒”，将中国描述为 “东亚病夫”。⑤ 一些政客甚至

批评中国政府不作为，不顾及人权、民主、法治以及信息缺少透明性，攻击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⑥ 受西方媒体舆论等影响，少数国家 “排华

情绪”被煽动起来，在外华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甚至面临安全威胁，嘲

笑、侮辱、谩骂、歧视甚至殴打华人或亚裔的事件时有发生。面对上述舆情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同上。
同上。
《国新办举行中国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新闻发布会》。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Ｍｅａｄ，“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ｉｃｋ　Ｍａｎ　ｏｆ　Ａｓｉａ”．
《澳媒谈 西 方 媒 体 借 疫 情 煽 动 反 华 情 绪》，人 民 网，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６ 日，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２０／０３０６／ｃ１００２－３１６２０４４６．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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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中国官方和媒体进行精准反击，同时还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推动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人工智能等共同发挥作用，及时告知更新中国疫情防控信

息，破除谣言、消除误解。《人民日报》等传统媒体通过大量消息、通讯和

评论，对外界针对我国防疫情况的误解、谣言乃至诽谤中伤予以回应、澄清

和坚决反击。网络视听平台等新媒体也通过智能推送、情感识别、用户画像

等新技术新方法，对社会热点分析建模，及时发布疫情信息，通过智能辟谣

和精准流量分发实现对信息的客观报道。① 例如，科大讯飞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和产品助力疫情防控，②３６０快资讯上线 “新型肺炎实时疫情”专题与新型

肺炎辟谣专区，③ 百度地图上线 “疫情小区”地图与 “周边疫情卡”等功

能，④ 字节跳动及其旗下抖音等多个平台不断聚合并公开疫情相关重要信

息。⑤ 各大平台拥有众多粉丝的 “大 Ｖ”也通过视频记录等方式实时展现中

国抗疫风貌，不断破除和粉碎谣言，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树立了正

确的价值观导向。到２０２０年５月中下旬，国际舆情渐趋好转。

（三）国际影响力得到巨大提升

从疫情暴发至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疫情防控所取得的成就表

示赞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举

措和成效表示充分理解和肯定。截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５日，有１３０多个国家的

３００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共６００多人次向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发来电函

或通过发表声明、文章等表示慰问支持，有近百家国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

前政要通过民间渠道肯定我国抗疫举措和成效。⑥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

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推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和全球卫生治理表示认可和支

持。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认为， “每当这种灾难波及世界时，我们会

再次意识到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逢其时。”⑦ 英国社会学家

马丁·阿尔布劳认为，病毒再次提醒人类共处一个世界、一个人类命运共同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广播电视人工智能在行动》，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ｃ＿１１２５７９１６３５．ｈｔｍ。

《科大讯飞用人工智能推进 “新基建”》，《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第１７版。
《３６０快资讯上线新型肺炎辟谣专区，助力维护网络安全秩序》，３６０官网，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

ｈｔｔｐｓ：／／ｂｂｓ．３６０．ｃｎ／ｔｈｒｅａｄ－１５８３７３２４－１－１．ｈｔｍｌ。
《百度 “疫情小区”地图覆盖超２００个城市》，人民网，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ｉｔ．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２０／０２１４／ｃ１００９－３１５８６３６５．ｈｔｍｌ。
杨俊峰：《短视频站上新风口》，《人民日报 （海外版）》，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第５版。
《引领政党合作，助力全球抗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５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ｄｕｋａｎ／ｑｓ／２０２０－０４／１５／ｃ＿１１２５８５８０６７．ｈｔｍ。
《中国人民 “正在为全人类作贡献”———抗击疫情海外观点综述》，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５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ｃ＿１１２５６６８１９７．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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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的事实。① 捷克科学院哲学所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赫鲁贝克提到，“疫情不

是一国一地的事。习近平主席关于各国必须携手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

的倡议，再次凸显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推进国际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疫

情需要各国充分共享信息、调配资源、互相扶持，中国在这些方面为全球树

立了榜样。”②

当然，在应对疫情过程中，也暴露出中国应急外交存在的短板和问题。

首先，在重大突发事件一级响应的法律状态下，中国出现了 “泛外交化”倾

向，即外交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几乎所有问题都变成了外交部发言人要回

答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外交超载”问题。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框

架下，几乎所有涉外问题都成为外交问题，甚至一些原本属于国内社会治理

的问题也被转化为外交问题。其实，对于一些疫情信息的解读和应对疫情的

做法，卫生部门或者公共卫生专家、民间人士比外交部发言人和政要回应更

有效。一个典型的事例是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邀请上海新

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

通过央视新闻平台与在美留学生及华人华侨代表视频连线，现场答疑释惑，

活动反响非常好。③４月２日，《外交学人》发表了百位中国学者联名的 《致

美国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呼吁全球团结抗疫，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和污名

化。④４月３日，美国亚洲协会牵头近百位美国知名学者发表公开信给予积极

回应，同样呼吁中美合作抗疫，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中国的呼吁也得到了斯

洛文尼亚、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国家政要名流的大力支持和积

极响应，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反响。⑤

“外交超载”的另一个表现是疫情期间大量海外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

保护问题———一些原本属于公共卫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事务也变

为外交问题，对外交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尤其２０２０年４月以后，随着疫

情在欧美和全世界蔓延，滞留海外的大量中国留学生、华人华侨和中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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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专访：疫情凸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性———访英国知名社会学家阿尔布劳》，新华网，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２／１８／ｃ＿１１２５５９０７７５．ｈｔｍ。

《展现出负责任大国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重要讲
话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８日，第３版。

《祖国时时刻刻都牵挂着你们》，《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第３版。
“Ａｎ　Ｏｐｅｎ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００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Ａｐｒｉｌ

２，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４／ａｎ－ｏｐｅｎ－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１００－ｃｈｉ
ｎｅｓ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１１国政要名流、美国百名学者回应中国学者公开信》，环球网，２０２０年４月４日，ｈｔｔｐｓ：／／
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ＣａＫｒｎＫｑｈｈＲ？ｉｓａｐｐ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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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保护和领保服务提出了迫切要求，潮水般的信息涌入中国驻各国使领
馆，在各国使馆微博留言板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外交服务需求。据国务委
员、外交部长王毅介绍，“外交部１２３０８领保热线２４小时运转，仅３至４月
就接听电话２０多万通，平均每天３６００余通。”① 而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仅
靠有限的外交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疫情期间，驻外使领馆有限的人力和物力
资源在短时间很难及时提供有效的外交服务。据驻欧美一些国家使馆的外交
人员反映，自疫情暴发没有一刻空闲，所有人处于连续奋战的状态。在应急
管理框架内，几乎所有问题只要涉外就都交给外交系统去解决，而到底哪些
议题应该纳入外交范畴、哪些不应纳入，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界定。不过，

值得思考的是，面对奔涌而来的问题，哪些适合用外交手段解决、哪些不适
合，需要做严格的学理研究，至少应该在法理上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界定。一
般来说，诸如公共卫生、经济合作和社会治理问题，采取外交手段介入不一
定是最好的，诉诸专业化的方式和手段可能更好。

与 “外交超载”相伴的另一个问题是外交的 “泛政治化”倾向。外交是
内政的延伸，难免会与国内政治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应急外交中，外交政
治化的倾向更加严重，外交内政化导致各国抗疫出现泛政治化倾向。随着疫
情形势日益严重，社会心理越发脆弱，很容易引发舆情热点乃至政治争论，

这一倾向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印证。尤其在美国疫情日趋严重
时，一些美国政客采取不负责任的 “甩锅”行为，将抗疫政治化和外交化，

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一旦这些明显引发政治争论的问题被纳
入外交渠道，就会导致外交的 “泛政治化”倾向，而一旦外交被 “泛政治
化”就可能引发外交纷争，造成外交关系紧张。因此，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是外交和内政之间应该有一个转化的法律框架，尤其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突
发事件一级响应使得外交和内政通过法律规定捆绑在一起，导致国内事务中
的一些事情不论背景和影响如何都释放到外交领域当中。比如，非洲国家在
粤公民的关切问题原本是国内治理问题，但由于外交和内政通过应急外交连
在一起，便有人误以为中国存在严重的歧视问题。事实上，非洲国家在粤公
民的关切暴露的是应急管理过程中的治理问题，而非政策上的歧视问题。为
避免外交泛政治化，需要通过立法限制，将国内问题以法理框架纳入外交领
域中。由于疫情期间中国没有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也缺乏明确的紧急状
态外交授权，一些具体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就会比较困难。

５４

① 《王毅：海外中国公民一直是祖国母亲心头的牵挂》，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４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０－０５／２４／ｃ＿１１２６０２６４２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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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启常态外交的若干关系

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中国外交被切换到应急外交框架，采取了非常规

的应急管理措施。然而，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外交需要重启常规状态。不

过，回归常规状态的外交与疫情之前的外交必然存在差别，中国将进入一种

外交新常态。如何启动外交新常态、推动中国外交从应急外交向新常态外交

转变，是一个重大问题。英国外交学家巴斯顿对 “正常化外交”进行了论

述，他把国家间从 “关系的极其对立或不正常”到重新达成正常外交关系过

程中开展的一切外交努力称为 “正常化外交”，并建立了一个正常化外交的

模型。① 外交关系从非正常状态向正常状态转变，不仅涉及官方外交关系的

恢复和建立，还涉及经济、社会、思想、安全等全方位的巨幅调整。

一要处理好常规外交与应急外交的关系。外交工作发挥国内事务和国际

事务 联 结 地 带 的 功 能，存 在 一 些 标 准 操 作 规 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简称ＳＯＰ），其在常规状态下的传统做法和规则在解决一些问题上

有效，但在面临突发紧急事态时其有效性会大大降低。从疫情前后的中国外

交来看，尽管疫情使其呈现出一些重大变化，但并没有改变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外交的本质属性、外交文化和外交结构，只是放大和突出了中国外交的

特色，比如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

位的价值取向、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的一盘棋特色等等。在这一总体形势

下，中国外交承担了更多的治理使命，发挥了更多协调国内外的作用。从更

大的范围来看，外交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不

能始终处于非常规状态，应急外交也是解一时燃眉之急，长远来看需要纳入

常规治理体系，需要从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和对外工作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统

筹谋划，使之成为一个国家涉外工作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比如，在外交工

作实践中如何加强问责制、如何塑造持久的国际社会信任、如何完善法律和

制度体系、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这些问题都是后疫情时

代新常态外交的重要内容。只有在外交实践中切实解决好这类问题，才能真

正推进疫情后的正常化外交。

二要处理好硬着陆和软着陆的关系。从应急外交到常规外交的正常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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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Ｐ．巴斯顿：《现代外交》，赵怀普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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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方式上存在硬着陆或软着陆的选择问题。硬着陆指不惜牺牲舆论抗议
和引发其他领域负面反弹的风险，强行采取 “急刹车”行动，其优点是立竿
见影，缺点是经济和社会舆论震动较大。而软着陆则指在相对长的时间内采
用连续的政策组合，比较平稳地将公众舆论从非正常化的热度中降下来，循
序渐进地实现外交关系与公共舆论的平衡，其优点是民意支持率相对牺牲较
少，缺点是时间较长且受公众预期影响较大。与其他国家宣布进入国家紧急
状态的做法相比，中国在法律形态上通常会采取软着陆的方式，因为中国宣
布进入突发事件一级响应本身，就决定了在着陆方式上会采取从一级响应到
二级响应逐次降低的方式，不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和结束国家紧急状态
那样采取非此即彼的硬着陆方式。不过，在推进应急外交软着陆的过程中，

中国也需要综合考虑疫情、舆情和经济信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典型
的例子是如何处理外国人签证限制和入境限制的问题。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范围快速蔓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国家移民管理局于２０２０年３
月２６日宣布自３月２８日零时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
留许可入境，对出入境人员进行严格限制。① 何时解禁入境限制、如何综合
考虑解禁与疫情防控新常态之间的关系、如何完善入境防疫检测机制，这些
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关，在疫情蔓延压力下，妥善解决
海外侨民和留学生因入境限制和断航造成的机票贵和 “回国难”问题，应对
海外大量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所面临的严峻安全挑战，需要周密部
署安排，妥善制定对策措施。总之，如何根据疫情形势、国内外舆情变化和
中国经济发展适时做出政策调整，进行科学论证和模拟演练，是应急外交软
着陆的重要课题。

三要处理好应急外交与预防外交的关系。一般来说，应急外交主要处理
突发紧急的危机事件，一旦局势缓和、危局消歇，在应急期间采取的特别措
施就会逐步恢复常态。然而，疫情防控暴露的一些缺陷不足表明，在制度漏
洞和能力短板没有解决之前，一些应急外交举措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有些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实践证明的好经验和好做法还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加以

巩固。同时，应急外交还应着眼于未来，通过做好预案防患于未然。尤其在
风险识别和资源调配上，中国需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及时制定相关可行性
方案，开展预防性外交。预防性外交是一种和平的非强制性的外交行为，时
效性强，信心依赖程度高，需要在外交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要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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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依法防控境外疫情输入最新情况举行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运输部官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ｔ．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０ｗ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ｚｈｉｂｏ／ｙｑｆｋ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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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政治意愿、合法性与合规性、能力建设、资源统筹调度、预案及其有效

性和社会可承受性等问题。① 如何将应急外交与预防性外交在实践中有效结

合，实现外交正常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外交，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课题。

五、结　　论

２０２０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中国置于一种 “应急状态”，为更好地控制疫

情，中国采取了有别于常规状态的相关措施。为应对疫情冲击带来的疫情、

舆情与经济信心三大挑战，中国外交呈现出应急外交的若干特征，在理念上

更加强调人类共同利益，在心态上更加强调战略主动，在机制上更加强调应

急管理的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在行动上更加强调内外统筹和立体联动。中

国的应急外交取得了积极效果，有效推动了全球抗疫，缓解了舆情压力，提

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在迅速推进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暴露出一

些新问题，比如外交与非外交的边界问题、泛政治化和泛外交化问题、紧急

状态下的外交授权问题等等。中国于２００３年 “非典”防治后真正将外交纳

入应急管理体系，２０２０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应急外交机制

建立与完善的进程。从疫情防控应急外交的实践来看，中国亟待在法律上确

立应急外交和常规外交之间的切换机制，加快应急外交相关立法，加强日常

模拟演练和能力培训，竭力避免外交因应急而失控失态。

展望未来，新冠疫情危机既是困难，也不乏机遇，若处理得当有力，化

危为机，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中国国力、国运都将

更胜一筹。因此，中国需加强对疫情治理与对外工作体系和能力的研究，总

结疫情防控各个阶段环节的外交挑战与应对经验，为应急治理制定应急预

案，更要为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外交未雨绸缪，明确外交工作实践中的问责

制，加快制订相关涉外法律，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外交体系和能

力，提升国际社会信任和国际影响力，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行稳致远、不断

前进。

（责任编辑：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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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Ｐ．巴斯顿：《现代外交》，第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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